
一纸判决，他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死者”

“民警告诉我，我2012年就‘死了’。 ”

“死亡”13年，上海老伯终于“活过来”
记者探寻上海首个跨省社区巡回法庭背后的故事

□ 记者 胡蝶飞

“我终于是有身份的人了！” “谢谢， 太谢谢了！” 深秋的上海， 在静

安区芷江西路派出所里， 67 岁的张老伯从社区民警金俊手中接过临时身

份证和户口本时， 连声道谢。

阳光打在他被帽檐遮挡的脸上， 忽明忽暗。 他略微颤抖的手反复摩

挲着证件， 因为这张小小的卡片， 终结了他长达十三年的“死亡” 人生。

为何明明活着的张老伯会被宣告“死亡”？ 没有“身份” 的日子里，

他过着怎样“隐形” 的生活？ 近亲属不配合， 他又如何证明“我是我”？

近日， 记者对话张老伯和帮助他“活过来” 的法官白云， 探寻上海首个

跨省社区巡回法庭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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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拉回到 2001 年。 彼时， 张老

伯突然选择离开了家， 前往江苏一带打

零工， 随后与上海家人逐渐失联， 甚至

杳无音讯。 妻子独自带着女儿苦寻数年

无果。 2008 年， 张老伯家人急于办理

老房拆迁户籍手续并申领动迁款， 却又

找不到张老伯签字， 妻子于是以“下落

不明满四年” 为由， 向法院申请宣告张

老伯死亡。

法院经法定程序审查后， 作出宣告

张老伯死亡的判决， 其户籍随即被注

销。 而这一切， 远在外地的张老伯毫不

知情。

直至 2018 年夏季， 张老伯遗失了

第一代居民身份证， 回到上海前往户籍

地派出所补办时， 系统弹出的“户籍注

销 （死亡）” 提示， 让他第一次直面这

一现实困境。 “民警告诉我， 我早在

2012 年就已‘死了’。” 张老伯回忆。

按照法律规定， 撤销死亡宣告需

举证证明“被宣告死亡人仍存活”， 而

近亲属的证言与亲子鉴定， 是最直接

的证据。 为找回身份， 张老伯试图联

系妻子与女儿， 但没有得到回应。 妻

子以“当年失联致家庭困顿”为由，拒绝

配合撤销死亡宣告；女儿则拒接所有电

话，亲子鉴定的请求更是无从谈起。

近亲属的不配合， 让张老伯陷入

“无法证明我是我” 的举证困境。 他也

曾想办法“找门路”， 甚至在法院门口

被骗子以“代办身份” 为由骗走 5000

元。 “人家说给 5000 块两周就能办好，

结果人跑了， 我连骗子长什么样都记

不清了。”

直到今年 9 月， 身体每况愈下的

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走进了静安区

人民法院的大门， 提交了请求撤销死

亡宣告的申请。

一场庭审，奔赴外省调查求证“我是我”

“十三年了，我终于证明自己还活着了。 ”

这桩特殊的“撤销死亡宣告案”，

落到了静安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

合审判庭庭长白云的案头。

“被宣告死亡的公民， 其民事权利

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均视为终止， 这意

味着医保、 社保、 出行、 就业等基本民

生权利都无法保障。” 白云深感揪心：

张老伯父母、 胞兄均已离世， 原居住地

已拆迁， 妻女拒绝配合举证， 仅存的第

一代身份证复印件因年代久远模糊不

清， 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张老伯即为被

宣告死亡的张某某”。

“不能让老人因举证困难继续‘隐

形’ 下去。” 经研判， 白云将调查方向

锁定至张老伯户籍迁入上海前的原

籍———安徽省凤阳县某行政村。 “近亲

属不配合， 基层组织的证明、 乡邻的共

同记忆， 就是最扎实的证据。”

五天后， 白云带着法官助理、 书记

员驱车 400 余公里赴皖北乡村开展实地

调查。 在当地村委会协助下， 办案人员

走访了十余户村民， 逐一核实张老伯的

身份特征与生活轨迹： 年过七旬的村民

能清晰回忆起他青年时期为村里修屋

顶、 春节返乡祭祖的细节； 村委会书记

调取的上世纪 90 年代村级集体照片中，

可辨识出青年时期的张老伯， 其眉眼、

面部特征与现貌吻合。

为了让证据更具法律效力， 保证程

序正当性， 一场特殊的跨省社区巡回法

庭在村委会大院开庭审理。 简易法庭由

几张长桌拼接而成， 正中央悬挂国徽，

村委会特意搬来遮阳棚应对高温， 十余

位村民自发旁听庭审。

“他就是张老三， 每年清明都回来

给爹妈上坟！” “他小时候还拿过我家

的枣， 我记得清清楚楚！” 庭审中， 8

位村民轮流出庭作证。 村委会出具加盖

公章的 《身份证明》， 均指向“张老伯

系本村村民张某某， 实际仍存活”。

法院当庭作出判决： 撤销 2012 年

对张某某的死亡宣告。

从立案到判决， 该案耗时仅 9 天。

判决后， 掌声在大院里响起， 张老伯有

些激动： “十三年了， 我终于能证明自

己还活着了”。

一张证件，终结十三年“空白人生”

“感谢法官，让我‘重生’了。 ”

无户籍、 无身份证的十三年里， 张

老伯的生活被压缩至“灰色地带”： 用

侄子的身份租房， 打日结的零工， 生病

从未进过正规医院， 只能找外地医生开

的小诊所； 回安徽老家扫墓连火车票都

买不了， 只能辗转乘坐不用实名的大

巴， 来回折腾两三天。 “我连银行卡都

办不了， 赚的钱只能打到侄子账户里。”

张老伯说。

拿到判决书后， 在法官和社区民警

的帮助下， 张老伯终于有了自己的户口

本和临时身份证， 不久也将拿到属于自

己的正式身份证件。

“你现在有身份了， 最想做什么？”

“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去办张自己的银行

卡、 手机卡， 然后办社保、 医保。” 张

老伯的回答带着期待。

张老伯的案件， 正是法院对涉老特

殊群体权益保障的缩影。

静安法院将这起案件标记为涉老全

流程关护“红色案件”， 优先审理、 跨

域调查。 打破地域限制， 把巡回法庭开

到外省村口， 不仅查清了事实， 更让司

法服务走到了群众身边； 与基层村委会

联动，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

破解无法证明“我是我”的民生困局。

“感谢白云法官， 让我‘重生’

了。” 这是张老伯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下

的感谢信里的话。

从“法律意义上的死者”， 到重新

拥有身份的正常人， 13 年后张老伯的

“新生”， 便是司法为民最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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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特殊的跨省社区巡回法庭

在村委会大院开庭审理

侯晓晖 摄

荨 拿到临时身份证当天， 张老伯

感谢帮助他 “活过来” 的白云法官

记者 沈媛 摄

今年 9 月， 我受理了张老伯的撤

销死亡宣告案。 第一次在接待室见到

他时， 他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死亡宣告

判决书复印件， 眼神里的无助与焦

灼， 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按照常规流程， 撤销死亡宣告需

要近亲属证明， 可张老伯没有。 我和

团队当即决定： 跳出固有思路， 去他

的原籍安徽凤阳， 找最真实的“活着

的证据”！ 于是， 我们驱车 400 多公

里来到那个小村落， 请村委会协助联

系老村民， 收集他们和张老伯相处的

点滴回忆。 巡回法庭上， 村委会出具

盖章证明、 村民们当庭作证， 完整的

证据链就此形成。 张老伯说“终于能

堂堂正正做人了”， 我当时鼻子也一

酸， 觉得跑这 400 公里值了。

这是上海首例跨省社区巡回法

庭， 现在想想， 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帮

助张老伯恢复身份， 更是对司法服务

模式的一次创新探索： 突破地域壁

垒， 将法庭开到外省村落， 解决异地

取证难、 程序衔接不畅的痛点， 打通

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贴近群众

需求， 把法庭从肃穆的审判楼搬到村

民熟悉的大院里， 让大家直观感受司

法公平， 学会依法维权； 凝聚治理合

力， 与村委会组织密切联动， 推动司

法服务与乡村体系深度融合， 形成共

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法治新格局。

办案十多年来， 我始终觉得， 司

法为民， 就是要在程序之内多一份主

动， 在法条之外多一份共情。 未来，

我们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前行， 把司

法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更多角落， 让每

个人在司法案件中不仅感受到公平正

义， 更触摸到法律背后的温暖与守

护。

法官手记


